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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月如梭，转眼间29年的青春年华被三尺讲台悄悄的偷走了，粉笔染白了头发。回忆我29年的教书生涯，由一名代课教师招转成为一名正式教师。当代课教师时，多次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，我犹豫、彷徨，因为我看不清前面的路，看不到希望。不知道今天走下讲台，明天还有机会为孩子们上课吗？但是，每当我看到那一张张熟悉、可爱的面孔时，我没有犹豫，没有彷徨。最终，是爱，是我对这些孩子发自内心的爱，是我对教育这片热土不舍的眷恋，让我坚定了把今生献给三尺讲台的不悔信念。今天，回首当年的选择，我依然感到很庆幸，我为我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！
事情追溯到1996年，当时我在磨子小学当代课教师。每个月的工资收入125元，工资由两部分组成，县财政每月发75元，还有55元又乡镇政府财政承担。乡政府承担的那部分由农民上缴的教育附加费列支，教育附加费由各村小学教师去向农民收取，再上交乡镇府财政。如果老师收完了你所在辖区的教育附加费，你每月55元的工资就会全额发放，没有收完你每月55的工资就不会发放。我在家门口教书，收教育附加费对我来说真是件难事，都是乡里乡亲，他们说没钱我也不好意思再去收取，所以我每个月55元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。当时一名代课教师工资少的可怜，如果55元再不发，我的生活都成了问题。
1996年我已经将近30岁，在别人的眼里是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，在娘家人眼里我靠他们吃饭。母亲不说什么，哥嫂却认为我是家里的负担、累赘。我一个月那么一点工资都不能按时拿回家，我本人还要接受社会上的一些谬论冷眼。
关于我的工资问题，妈妈要给哥哥嫂嫂一个交代。母亲是一个女强人，我三岁父亲离世，母亲一人撑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，又当爹当妈含辛茹苦将我们五姊妹拉扯大。母亲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女人，更不想受家里人的冷言冷语、热潮冷讽，母亲就找到当时xx小学的校长讨要工资。当时母亲没有告诉我，我全不知情。事后我碍于面子，和母亲发生了正面冲突，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和母亲闹矛盾。平时我在家人和邻里眼里我是一个孝顺乖巧性格温顺的女儿，我从心里也很依赖母亲，无论母亲说啥，我都不会正面反驳，发生了吵架这样的事我心里接受不了，我伤心欲绝。母亲如晴天霹雳，也说了些我最不想听的话，但这些话确实是我的现状。
发生矛盾的那天是农历1996年3月12日，白天吹大风、下黄沙。晚上月亮也蒙住上了一层纱，到处一片昏暗。母亲生气说了一句：“你都快30岁的人了，还靠我们养活你，一个月一百多块钱，够你吃饭还是够你住？”我听了母亲的话如梦方醒，自己干这份工作为了什么？为了挣钱、为了生存、还是为了……于是我冲出了家门，天空朦胧的月亮跟在我的后面。我撕心裂肺的痛哭起来，当我哭出来的时候，感觉哭声、泪水带走我这几年生活的艰难、委屈……心里空空的，大脑一片空白。不知不觉就跑到了学校，我站在空荡荡的操场中间，突然觉得天大地大就是没有我的容身之地，我怎么就成了多余的一个人，连自己都不能养活的无用的人，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用？当时我感觉手脚发麻，浑身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，头晕目眩。我的情绪稳定下来，想想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，我的心终于找到慰籍，找到修复心灵的良药。
夜深了，我坐在空旷的操场上，周围的农户都已经关门闭户、黑灯瞎火，风吹着树枝发出呜呜的声音，让人听了毛骨悚然。我的头发被风吹得散开了，在朦胧的月光下当我无意间看见自己的影子，感觉自己变成了“梅超风”，吓得我心往一起缩，这时我盼望有一点灯光、一声狗叫、一点别的声音也好，孤独无助的我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，又冷又饿、又害怕。于是我起身三步并作两步往回走，像喝醉了酒一样东一窜西一窜，跌跌撞撞地走到了家门口。当我举起手准备敲门时，想起母亲刚才说的话，我的手缩了回来，我没有勇气、没有颜面去敲门。我坐在门外的屋檐下，好似一个过路的客人准备求宿，但又不好意思去打扰主人。我全身像掉进了冰冷的河水里，打了一个寒颤蜷缩在屋檐下。想起平常在学校里和孩子们快乐的时光，孩子们给你摘来没有成熟酸溜溜的青苹果；孩子们稚嫩的小手给你捶背；手心里捂热的玉米花；半颗糖往你嘴里塞的情景，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，又一次跳出眼眶无法控制。
于是，我在家和学校之间两公里的小路上来来回回的走呀！走呀……我的心里充满了矛盾，看来教书这条路我不能走了，也走不下去了，这样一直走到天亮。我没勇气走进家门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家已经不欢迎我，哪里才是我该去的地方？这一夜我感觉太漫长，好似只有夜晚没有黎明一样。我伤心欲绝，自己的人生暗无天日，我有啥用，三十岁还不能自己养活自己，我还能干什么？我反复的问自己这些问题占据了我整个思维。我要为自己的人生重新做一次选择，要不然我该怎么生存呀！
天还是悄悄地亮了，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和往常一样背着沉甸甸的书包来上学。我远远看着他们，顿时泪水如决堤的洪水，肆虐地流淌，我哭得更伤心。这时我觉的孩子是我心灵唯一的安慰，好似在荒无人烟的戈壁遇见了生灵。我的脚不由自主地走向学校，这群孩子我不能不管，我有天大的事，孩子的安全我不能不闻不问，我要对他们负责。我走到教室门口，但是心情矛盾的我没走进教室。我拿着凳子坐在教室外面的窗户下，低着头任眼泪不听使唤的流淌。
我坐在窗外，孩子们从窗户瞄了一眼我，一个大孩子嘘了一声，教室里就开始窃窃私语，议论纷纷。班长发话了，不许谁说话开始上自习了。教室里传出朗朗的读书声。这时我的思想又开始了斗争，教书还是不教书？走还是留、留还是走？走有许多的恋恋不舍，我怎么生活我?生活成了问题，生计没着落。还是走吧！风吹得更厉害，卷起漫天的枯叶，像一条条小船在浩瀚的大海中翻腾、颠覆、摇曳。风吹得我又一次打了一个冷颤，不由得裹紧衣服瑟缩着身子。教室鸦雀无声，学生们很懂事，都在干自己的事。
时间过得真快，中午放学了，孩子们纷纷的离开了学校。在很短的时间学校周围的孩子们三三两两返回学校，他们稚嫩的手里每人捧着一大碗饭，“老师您吃饭，我给你拿的面条，吃吧！”“王老师，你咋了，吃饭吧！”不知不觉中九个孩子捧着九碗饭站在我面前。我的泪水又一次流了出来……
站在前面的是班里最小的女生，肉嘟嘟的双手捧着比她脑袋还大的一个碗，挺着肚子，碗靠着胸口，一副很难承受重物的样子。一张被寒风吹得皴裂的圆脸，一双会说话的眼睛，曲卷的头发随风飘。九个孩子像上早操一样一字排开，热腾腾的饭菜飘着香味，一双双祈求的眼睛看着我。看着这一幕，我说不出话来。眼泪不停地流淌，“你们把饭拿回去吧！老师不饿，谢谢你们。”他们还是站在原地，没有一个孩子离开。我看着最小的女生艰难的拿着一大碗饭的样子，我说：“好，把饭放在讲桌上。”孩子放下碗，没有一个离开，生怕我走了。看着孩子们为我送饭的情境，一双双充满深情、期盼的眼神。我思绪万千，思想又一次进行激烈的斗争。
中午，上自习孩子们都在教室里，我整理好书本和作业，我对孩子们说：“老师有事，要离开你们，要听话。”说完后我转身正准备走，一个男生跑过来抱住我的腿，坐在地上两只腿夹住我的脚。其他的孩子有的拽衣角、有的拽住衣服的后面、有的拉住我的手。孩子们哭的淅沥哗啦，我也哭成泪人。顿时让我想起琼瑶笔下的古秋霞，为了孩子的生存，把六个孩子送给他人收养的场面。我的心软了，“你们别哭了，老师不走了。”孩子们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，我使劲的点头说：“真的，真的！”。
下午放学了，我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家走。快到家门口，我看见母亲坐在门里焦虑的打着鞋底。当我出现在母亲面前时，母亲用充满慈爱的眼睛看着我，好像在说：“你上哪去了？吃饭了吗？……”我走到母亲面前说：“妈，我错了。你再养我几年吧！”母亲哭了。
就这样，我留下来继续当代课教师。因为我从这群孩子们身上找到人生纯朴的真情、纯朴的真爱，找到了人生的真谛，找到……现在想起来，我很感激这群孩子，是你们让我的人生变得更有价值。我很荣幸我由一名代课教师招转成一名正式教师。我自豪遇上了这群孩子，同时也感谢家人对我工作的支持和默默地奉献，是你们在我人生迷茫时，给我力量，指引了方向。从此改写了我的人生，我自豪我是一名教师。
